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好好奇嫚用完了好好奇嫚用完了好好奇嫚用完了好好奇嫚用完了    

 

 

 

  我女友是一個百貨公司櫃員，在充滿芬芳與冷氣的時髦大樓裡對人解說保養品的

牌子，流露出的幹勁可以說是不遺餘力，不過要說她的職責是服務好像也不對，我覺

得比較像是笑，對他人擺出招牌的笑容。沒錯，當初吸引我的也是她的那個笑容。可

是奇嫚，我女友，最近似乎處於倦怠期，每每回家都會給我一個垮下來的臉。是因為

通勤騎車離到我們家還有四十分鐘的車程，且在安全帽的摧殘下，回到家精緻度就少

了一半？我對此當然沒甚麼意見，反正妝的精緻度我是看不出來，倒是她會告訴我通

勤後每每到了公司還要補妝，反覆抱怨下我才記起此事。比起妝容，我更在意她為什

麼不笑了，我總覺得那是完滿她靈魂深處重要的一部份。前半年都還好好的，是厭倦

我了嗎？我問她，然而她只回道：「你問這什麼蠢問題？你覺得我厭倦你了還會每晚

回來？」或者敷衍地：「別煩我。」我想她那陣子只是遇到了難纏的客人，於是默默

等待夏天過去，並沒有多說什麼，可是此情此景每況愈下，我開始觀察到她更細緻的

變化，比方說，真正注意到在她眼角暈開的眼線，兩頰偶然崩塌的粉底，她趕時間吃

早餐或晚餐狼吞虎嚥的樣子，這些種種或許可以稱之為醜陋，我以往視而不見，我愛

她，我想或多或少都是因為那個消失的笑容。於是我希望把那東西找回來，不擇任何

手段。 

 

  奇嫚開始當百貨公司櫃員是去年冬天開始的事，在那之前她在另一個公司合作的

賣場實習當銷售員，調職後來到這裡。我是個業務，整天跑來跑去，沒過多久我們便

認識，還在她工作的百貨公司裡約過會幾次。沒兩個月，我們便同居在一棟大廈裡，

生活的中心從盆地中央移轉到了西北部。儘管是個帶電梯的套房，空間卻不怎麼大。

陽台的隔壁是臥室，在接連著就是廚房，幾乎沒有隔間，室內無窗，要看看外頭只得

走到陽台去。於是我們一早起來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打開通往陽台的門，迎接唯一的

陽光。「還好有這扇面陽的窗戶，」奇嫚說，「不然都要悶死了。」的確，我們找了

好幾間公寓許多甚至連一扇窗戶都沒有，再不然就是被隔壁的大廈擋住，就像她老家

屋子的那種一樣，每到中午，還得被迫吸入陣陣油煙。幸好這裡不必如此，窗子眼前

是十層樓高的開闊風景，底下有保養不周的都市公園，綠意不彰但還算愜意，周遭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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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里內皆是舊型社區，看來無須擔心突然哪個空地突然施工的可能。大抵來說，我們

對新居都還算滿意。 

  白天時，她會在床旁邊的梳妝台那裡梳化，十點鐘她會準時出門，若我當天還在

家，她會親一下我的臉頰，並嶄露笑容。我常覺得這時刻是專屬於我的，這種在玄

關，匆忙、猶疑、閃爍的笑容是專屬於我的，沒有其他人注視，也不帶有什麼目的，

她輕輕地向我道別，我也報以微笑，我知道我很快就會再見到她。 

  不過十多個小時後，再見到她時，那種早上充滿朝氣與溫柔的她便消失了，整個

夏日都是如此。我感到不解，心情就像是明明早晨才剛被送達的鮮花，怎麼一口氣就

枯謝了？那樣子的疑惑。察覺到異樣的最初幾日，我試圖討她開心，和她一起看她最

喜歡的電影《我的藍莓夜》，我甚至買了一個藍莓派試圖模仿電影的最後一景──要

與她浪漫地接吻舔下她嘴邊的奶油，她卻大為震怒，「你在做什麼？你的衣服沾到奶

油了！你要自己洗嗎？」我趕緊按下暫停鍵，她接著吼道：「不要在最後一幕暫

停！」此時我只好以一個奇怪的手勢看完整部電影，以免自己再一個動作不小心把奶

油弄往其他地方。我無法不想著剛剛發生的事，怎麼會失敗呢？一定是我太笨拙了才

毀了一切。我心有不甘。看著奇嫚的後頸我突然有了一個奇怪的想法，想著她脖子後

那些沒有被挽進髮球（是這樣說嗎？）內的那些髮絲，或許其實是小蛇的化身，奇嫚

在梳包頭（啊對，應該是這樣說的）時會用到些髮膠，好讓頭髮更服貼，那些在一整

日下來又從包頭裡蹦出的髮絲，還因為髮膠與汗的關係有些烏亮，彎彎曲曲的模樣因

此看起來更像蛇。雖然這樣稱呼自己的女友似乎有些不妥，但我的確是這麼想著的，

看著奇嫚這些怪異的髮絲，我想像她是那擁有蛇髮的梅杜莎。 

  上床睡覺前，那些糾結扭曲的小蛇已經消失了。及胸的長髮在洗完澡放下後散發

出了一股森林的味道。我們躺在雙人床上，她和我道歉，說不應該兇我，她對我說了

一句話，我至今記憶猶新：「對不起，真的……我不是故意對你發脾氣，只是好好奇

嫚用完了，你理解嗎？」 

  好好奇嫚用完了？什麼意思？不，我不理解。奇嫚就是奇嫚，竟然有好與不好

的？還會用完？ 

  就像剛剛提到的，自夏天開始，我越來越難看見她的笑容，到了秋天，甚至連早

上在玄關時送別的笑容都消失了。我和幾位朋友討論，他們說或許是因為工作緊張的

關係，要我別放在心上，現在逼得太緊反而會嚇走她。我想他們說得有道理，畢竟如

果是工作害她緊張、無法放鬆的話，在家裡我還要逼她笑不就太過分了嗎？那麼一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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奇嫚豈不沒有了放鬆的空間？可是某一日，我見到奇嫚的多年好友，在此之前奇嫚就

給我介紹過，她是位髮型師。見到髮型師那天她正在一個麵包店裡選購，看到我便急

忙上前找我搭話，我想，她一定也在為奇嫚擔心，要與我討論奇嫚不笑的問題，沒想

到她是來愉快地分享她與奇嫚上週末去的那間咖啡廳，其中最讓我訝異的是她提到：

「服務生當時滑了一跤差點跌倒，我當場笑得要死，奇嫚喝咖啡還差點嗆到呢！」等

等，如果奇嫚回到家是為了放鬆而刻意不笑，為什麼與她的好友就可以？我忿恨不平

地想著，越想越氣，不懂這幾個月以來的容忍到底是為了什麼。還是說，奇嫚根本是

受夠我了？我才受夠她！她那一回到家就亂丟東西的樣子、喋喋不休的抱怨、總是開

著門上廁所......是的那就是醜陋。我毫不猶疑地說出來了，對著一進門後這亂糟糟的客

廳。「醜陋！」一邊喊道我一邊開始收拾起桌子，擦乾撒出的泡麵湯汁、把馬克杯底

部的茶漬刷乾淨、從沙發邊緣開始擦拭積塵以久的灰塵。突然我決心明天要去看她，

看看上班中的奇嫚，我的奇嫚。 

 

  這是唯一可以看到奇嫚笑的方式了，我懷抱著這樣孤注一擲的心情前往那間百貨

公司，出發前向公司隨便請了病假。反正要是撞見，我可以說我在這附近跑業務，順

道問她要不要一起吃午餐。而儘管這樣想，卻仍不希望被奇嫚特別認出。於是出發那

天我穿得很低調，又，與其說是低調，不如說是穿得完全不像是自己。我打了平常絕

不會打的領帶，穿上了一套米灰色的西裝（我父親給的，天氣總是很熱，若非必要我

還真不會碰這套衣服，料子廉價又不透氣），隨意抓了一下頭髮，並拿掉我的眼鏡。

我看起來仍像是個業務，只是與我平常的業務形象截然不同。平時我穿著運動鞋、卡

其褲與簡單的襯衫就去上班了，我跑的業務並不會遇到什麼大客戶或大老闆，都是些

公司的老交情，可以說簡單有心意最為重要。 

  這間百貨公司在我初次來到之前，周遭還沒發展得那麼完善，啊，大概也有四、

五年了吧。這四、五年間我就在同一個地帶跑著，看著一棟又一棟的住宅或嶄新商辦

漸漸吞沒周圍的藍天。每到通勤尖峰，車流越緊越死。我該是因熟悉這片區域而感到

自在才是，不過身穿一身不熟悉的米灰色的西裝，儘管外表看來正式，心裡卻感覺自

己像是隻灰暗的老鼠，正鬼祟地穿行街區。 

  記得一次晚上與奇嫚行經這裡，奇嫚仰著頭，看著那些看起來又高又寬敞的高級

公寓說：「這個時間怎麼大家都還沒有回來？」她指著那零星亮著燈光的窗戶，兩棟

公寓排排數下來，六十多扇窗子裡僅有十扇是亮著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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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「沒住人吧。」我說，想起這城市惡名昭彰的空屋率。而奇嫚的表情既困惑又訝

異，她睜著烏亮雙眼說：「真的嗎？在這麼好的地方裡，幾乎都沒有住人？」 

  「是啊。」我回答，並又指了指對街的另一側，那棟周圍的鷹架已經要拆了，是

才剛蓋好的新公寓。「你看那裡，我下班經過那裡時，常常看到人們仰頭看著那棟大

樓，明明裡面什麼都沒有，一面漆黑，連燈也沒裝，但就是會有人站在底下，看著那

些黑色的窗戶，露出心滿意足的表情，好像他們即將擁有一切。」 

  「真詭異。」奇嫚說，一邊又挽著我的手。 

  「我也覺得。」我附議道。然而奇嫚沒有別開頭，仍看著那幾戶零星的窗戶散著

光亮。綠燈時，她才回頭看著我，拉著我的袖口說走吧。週末的夜晚，她笑起來的側

臉也真像是個天真的少女。 

  不知道這樣的奇嫚現在在哪裡。 

 

  我拉開百貨公司的沉重的大門，頭低著飛快經過那噴射著的冷氣進入了商場，我

從側門而入，於是並沒有馬上見到她。我非常謹慎地繞到某個柱子後，朝那裡從容地

撇了幾眼，是有幾位掌櫃小姐站或坐在那裡，不過因為都梳著包頭，穿著一樣制式的

套裝，我一時無法分辨她們的背影。我又鎮定了自己幾秒鐘，才找到了奇嫚所負責的

那個品牌，ＳＮＶ，對了，是那個有著銀白色流線型的專櫃設計，不過現在櫃上似乎

沒有人在。為什麼沒有人？我大膽了點乾脆走到ＳＮＶ的櫃檯附近，將自己敞露在

外，現在任誰都可以看見我這樣一個男子，有些突兀地在這裡逛保養品。一位櫃員上

前來向我介紹：「這是現在新推出的保濕凝露，也很適合男性膚質，若要送女伴兩組

一起帶也有優惠喔！」她的臉上擦著紅唇，眉毛很淡，和所有其他櫃姐一樣是一副笑

容可掬的樣子。突然我掃過周圍，發現有兩、三個櫃員也在看著我，朝著我笑，我又

往身後看去，正好那名小姐起身，與我四目相交，她也幾乎是立即地對了我笑著。無

數位展露出笑容的百貨公司小姐瞇起眼睛盯著我瞧，好像在向我索求什麼內在裡的東

西，某種我不理解也不願去深究的東西。儘管我沒看到奇嫚，但那樣緊迫笑容使我不

得不退場，我趕緊離開了百貨，我不知道還能怎樣。到了家，我把剩下的時間拿來看

一部還沒追完的警匪劇，可是螢幕裡仍時不時的出現著那幾位面容相仿、擦著紅唇的

女人的臉。那不是奇嫚的臉，沒有一個是。然而在我的記憶裡，似乎有某些東西正在

重疊、混淆，甚至被盜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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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奇嫚到家時發現我躺在沙發上睡著了，我看見她並沒有穿著公司的衣服，而是一

般的休閒服，便問她去了哪裡。 

  「哦，今天與同事聚餐，也算是公司慶祝拿到了一筆不錯的業務，後來我們還去

看了電影。很難得吧！」 

  「是啊……」我說著一面把自己撐起來，她今天的妝扮一點也不像那些櫃姐，沒

有紅脣，而是淡淡的粉色，沒有包頭，而是清爽的馬尾，看到她這樣我便放心了。不

過我同時也注意到，剛剛奇嫚雖然表現出一副開心的樣子，但那景況頂多可以說是興

奮，並沒有笑容，連微笑都沒有，真是怪異，好像她根本忘了怎麼笑似的。還是事情

就是如此？她忘了怎麼笑？ 

  不，不可能，至少那位理髮師還看過她笑。 

  我起身，走向奇嫚，她烏亮的雙眼對著我，納悶著我要做些甚麼，我雙手擺在兩

側，有些彆扭，我知道我好想雙手抱緊她，看她在我懷裡幸福的樣子，可是現在既然

她不笑了，我又怎麼樣才可以知道她是幸福的樣子？我愣在原地，沒有動作，奇嫚用

手指擦拭過我的眼角，我才意識到我哭了。現在反而是她緊緊抱著我。「嘿怎麼了？

壓力太大嗎？沒事的。」她說，「一切都會沒事的。」我閉起眼睛，彷彿在她的聲音

裡潛進了一處幽暗的洞穴。 

 

  我不再糾結此事，直到兩個月後，我發現一件更弔詭的事：所有奇嫚笑著的照片

都不見了。第一張我發現這樣的照片是，我們去遊樂園玩，最後一起站在大門口的合

影。我記得那天奇嫚綁了辮子，拿著遊樂園的導覽手冊大大地對著鏡頭笑著，自夏天

以來，我時常看著這張相片，希望藉此回憶美麗的奇嫚。可是一個下午，我再度把那

張照片拿出來時，發現奇嫚居然不笑了！對，應該不是說照片不見，而是照片都變得

不一樣了。可是這根本是巫術，這絕對不是我記憶有問題，奇嫚還在我記憶裡鮮明的

笑著，我很確定這張照片裡奇嫚是笑著的，怎麼會就這樣說不笑就不笑了呢？ 

  於是我開始翻箱倒櫃地找我們以前拍的照片，去東北角衝浪的，和朋友去餐廳聚

餐的、到南部和家人旅行的、或者喬遷新居時慶祝的……沒有，一張都沒有了。奇嫚

的嘴角平而沒有生氣，與其說是不開心，更像是面無表情，或許類似於那些廣告看版

上樣板無奇的女人？而我，以及照片裡的其他人，竟沒有半點變化。為什麼是奇嫚，

我不知道，怎麼會？怎麼會她是唯一一個被奪去笑容的人呢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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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那天我懷著沉重的心情等待奇嫚到家，由於天氣是陰天，就算開了陽台光根本透

不進來，屋子裡充滿晦暗不明的陰鬱。我在這狹窄的空間裡思索著，這陣子以來奇嫚

除了並不笑是否有什麼特別的變化。有時假日，我們倆都在家，奇嫚似乎會刻意與我

保持距離。在她看劇或忙碌著什麼的時候，甚至會擺起一個「請勿打擾」的小牌子，

那是她自己親手做的，厚紙板與膠帶，奇異筆與螢光筆的組合。奇嫚是不是曾說過，

她需要可以獨處的時間與空間？我似乎從沒把它放在心上，依然三不五時，趁她分心

時跑去捉弄她。被捉弄時，奇嫚總會有些生氣，這時她會擺出另一個鬧彆扭賭氣的表

情，很可愛，這是我第二喜歡的表情。 

  大抵而言，奇嫚在窗邊時，我就得在客廳桌邊，在客廳時，我就會到床邊的桌子

那裡。雖然說是客廳，不過往右一望一眼就可以看見床，僅用一個書櫃勉強擋住半

邊。畢竟是一房帶陽台的公寓，兩個人要有完全獨處的空間，可以說是不可能。 

  不過至今我們不也過得好好的嗎？ 

  五點了，離奇嫚下班還有幾個小時，我感覺餓了便往街上走。休息日時我總會去

吃拉麵，有甚至多花上個幾十塊，多買杯生啤酒犒賞自己。可是今天，我怎麼樣都沒

那個心情。 

  我越走越遠，路旁的車流聲越來越大，一旁的建築物從社區住宅變成了商辦與店

面，等到我意識過來，我已經在通往那間奇嫚工作的百貨公司路上。這次我連偽裝都

沒有，我既恍神又大膽，沒有多想就拉開了大門，走進了那氣派的百貨商場裡。 

  百貨公司裡特有的香氣撲鼻而來，而奇嫚在那裡，我第一眼就看見了。她露出的

細長的腿，精心打理著的包頭，炯炯有神的雙眼……更重要的是，她在笑，她的確在

笑。看見她時，她正對著一個和氣的太太微笑，耐心解說著商品。或許她的微笑也是

商品的一部份。 

  有幾秒鐘的時間，我猶豫著是否應該上前走得更近，我懷疑自己一旦接近，奇嫚

的笑容就會崩解，再也無法復原，也不知道哪來的念頭使我這麼想，是因為我已數個

月來沒有再清楚看過這樣的笑容吧。飽含靈魂的美麗奇嫚變得模糊不清，漸漸留在心

裡的印象只有宛若雜草般令人煩悶的嘮叨或脾氣。 

  就在此時，奇嫚看見我了。她大步前來，我一點心理準備都沒有，我猜想她可能

怒氣騰騰，也可能只是單純覺得疑惑，我不知道該拿什麼心情去面對她，當她停在我

面前，果不其然，那美好的笑容立馬收了起來，她的表情又成了退化的照片上那樣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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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版無奇。笑容的消失如此迅速，就像夜晚草皮上結的冷霜，或晨露，或浪花，可見

美好的東西總是如此。 

  「來這裡買紅酒嗎？」她指的是樓下那間我常逛的進口超市，我時常在那裡添購

紅酒沒錯，多虧這個藉口，我鬆了口氣。然而也是在同時，我差點脫口而出說道：

「我可以買點你的笑容嗎？」 

  但這句話仍沒溜出嘴邊。「對啊。」我說，順著她的話。「今天還好嗎？你有沒

有什麼想要的？」 

  「剛剛那客人買了一組保養品，不過她是熟客了，沒什麼新的客人。」她停頓了

一下，「也幫我買包蘆筍吧，我想做沙拉。」 

  「好。」 

  說完，她轉身離去，我的視線無法離開她的背影，她細細尖尖的黑皮鞋踩在大理

石磚上留下的聲音，她轉過身去時顯露出的那種冷漠，我剛剛看見在笑的那位真的是

奇嫚嗎？還是只是名為奇嫚的複製品？接著我走進地下的商場，那進口超市中陳列了

各種昂貴的水果、生鮮、零食與洋酒，令人賞心悅目的並不僅是它們優雅的包裝，其

所象徵的異國情調，一種你購入就相當於購入了某部分遠方那樣的心境，才是促使人

們不斷於此流動的最大幻覺。用緞帶綁了個結的哈密瓜、以精緻插畫包裝的巧克力、

產地名子很長念起來就別有一番階級意味的生火腿、被包裝得像是香水瓶一樣的橄欖

油……當然，還有一排排分門別列的紅白酒櫃。「分享你的快樂。」其中一個商品旁

邊擺了個這樣的廣告文案。分享你的快樂？我突然想到，要是我能夠分享我的快樂給

奇嫚，也許奇嫚的笑容就不會消失？但確切來說要怎麼做？ 

 

  我擔心我從一開始就做錯了。到家後，我把蘆筍與紅酒丟進冰箱，重新回到書桌

前看著那些稍早拿出來的照片，奇嫚依然在哪裡，站在遊樂園前，背後能看見一角摩

天輪和高高的樹影，她手中依然舉著捲了起來的導覽手冊，依然綁著我覺得很可愛的

辮子，卻沒有笑。我幾乎是下意識地翻到這張照片的背後，想看看笑容是不是掉到後

面去了，沒有，一片空白。當然了，我真像個傻子。我重新把這些照片歸回原位，反

正我也無能為力，不能再多做些什麼。我其實一直以為最能夠將瞬間凝結的東西就是

照片了，不過現在看來可不是這樣。照片的功能若不在於捕捉當下最真實的景色，那

又還有什麼意義呢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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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奇嫚剛開始不笑時，我曾討她開心的手法諸如買甜點、她喜歡的鮮花，或租一些

電影給她，這些漸漸地起不了了什麼作用，因此我想，提供物質稱不上是分享快樂。

我繼續想破頭，得出的結論是，「我的快樂」與「她的快樂」或許沒怎麼交集，因此

無法分享。我傳訊息給幾位朋友告訴他們我的結論，一個回我「天才」，另一個回我

「屁」，我因此更不確定這結論到底是不是對的。絕望之餘，我搜尋「分享快樂的方

法」，頁面跳出的幾筆資料諸如：「愛你周圍的人，並使他們快樂」、「用出自內心

的微笑和人們打招呼，你將得到真真真真快樂」、「溫柔天使就是你」、「給人希望」……

竟是些廢話。談起來如此空泛。尤其「給人希望」這意見，奇嫚肯定不需要，但我搞

不好倒是需要些。 

  若要說我們每次吵起架來的理由，多半是那句：「你離我遠一點！」最傷透了我

的心。孤獨，或許是這個？我唯一沒有也不願交給她的東西。這共居的屋子裡也無法

提供給她的東西。 

  大約十步的距離。我稍微算了一下，從房頭走到房尾，最左側的沙發一直到裡面

床旁邊，大約只有十步的距離。這是多麼小的空間啊！我居然以前都沒有意識到。奇

嫚平時都坐在床旁邊的梳妝台，那裡大約只有半尺寬。我在沙發上遊戲時或看電視

時，我能清楚地感覺到她的氣息，或笑或哭，或者憤怒。尤其冷戰時，整個屋子裡沒

有任何一處角落能躲得了那種氛圍，彷彿被人施放了毒氣，兩人的動作都顯得特別僵

硬。 

  奇嫚總是第一個跑到陽台的人，有時還把自己反鎖在那裡。她總是仰頭望著那些

更高的大廈，這動作總是讓我又想到了那些在施工地裡同樣抬著頭看著新屋的人。我

是多麼嫌惡他們的笑容，因為我忌妒他們，他們滿足的眼神彷彿在說：「我很快就能能能能

夠夠夠夠搬進這裡。」他們的神情像是正在瞻仰、幻想，一種可預期的未來。但我做不到。

我無法仰頭看著那些我一輩子無法擁有的東西。居於這棟公寓已經是我的極限。 

   

  我試圖回想每一個曾經對我笑過的奇嫚，奇嫚穿著洋裝、穿著短裙、穿著長褲，

綁著馬尾、包頭或乾脆將長髮散落於肩，各式各樣的奇嫚，如今卻沒有一個是我的。

她的笑容變成了在櫃上販售的商品，是展示物，是無意義的樣品。 

  我仍然每天早上看著那樣的奇嫚，她會給我一個「早安」或者「晚點見」的眼

神，而我每每當我看著她，就像在等待奇蹟。奇嫚曾警告我這種注視讓她不安。我向

她說明我只是在等待她的一個微笑，她則又擺出了一個不以為然的表情。「我不是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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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，我想笑才會笑。」可是到底是什麼時候呢？我問。「這個嘛……你不在的時候

吧？」她說完，我彷彿又看到了那幾隻從她後腦杓髮絲裡溜出來的黑蛇，輕輕地吐著

蛇信。 

  許多我不理解的情感湧上我。當我回想起這幕，我依舊感覺如此。接著我竟然把

照片給撕了。所有奇嫚的照片都撕了。我從各個角落搬來許多東西，有放衣物的收納

盒、嶄新的鐵架、我裝遊戲片的塑膠箱子、一個沒有用的木櫃、小玻璃櫃等，最後則

是零散的一些堅固紙箱和鐵盒。屋子裡一度揚起一些灰塵，但我不在意。我慢慢地依

順序、大小、重量，把這些物品堆積在原先隔開「客廳」與「臥室」之間的矮書櫃

上。另一頭的影子越來越深，屋子裡的空間感正在變形，在我興建這堵牆、這個偽裝

的閣樓、這座塔的時候，我感覺到了興奮，這些大大小小的物品疊起來將近天花板的

高度，雖然不是那麼地密合或美觀，卻完美地達成了「隔間」的效果。我後退了幾步

看著這穩固的傑作。   

  接著，我將「牆」對面梳妝台旁的檯燈開啟。暖鵝色的黃光傾洩而出，流露在這

約四坪大的空間裡。奇嫚往床旁邊貼著的海報捲曲，一旁擺設的相框與乾燥花瓶橫出

了陰影，看起來還真有種小房間般的窩心。儘管沒了來自沙發那裡的主燈而顯得較為

陰暗，不過現在，奇嫚可以在這裡獨處了。 

  我得意地想著，接著走出了家門。我迫不及待看到她晚點知道我替她做了一個小

房間時的表情。她會在那裡面微笑嗎？會對我笑嗎？其實我還真說不準。或許等她在

孤獨裡恢復了自己，我也可以重新再見她一次。好好奇嫚，我的奇嫚。 


